
一次 难 忘 的 乘 务
●何仲 育

刘少 奇 是 1898年
1 1月 24日 诞 生 的 ，每
当到 了 11月 24日 这 一
天，宝 鸡 机 务 段 的 老
火车 司 机 闵 守 先 就 特
别怀 念 少 奇 同 志 ，当
然他更忘不了在秦岭山
中为少奇 同志开车的往
事。

1960年 4月 底 ，当
时担任 国家主席 的刘少
奇赴蓉城参加庆祝五一
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，途
经宝鸡市 ，在 国营宝成
仪表厂视察后 ，乘火车
去成都 。担任宝鸡——凤
州这 个 区 段 特 运 任 务
的，就 是 宝 鸡 机 务 段
2 187机 车 组 闵 守 先 机
班。那天闵守先他们把
专列 拉 到 青 石 崖 车 站
后，刘少奇主席在铁总
副主席李永等人的陪 同
下，神采奕奕地视察宝
成铁路 ，听取部局领导
的汇报 。当 听到青石崖
车站 是 筑 路 工 人 用 了

334吨炸 药 、炸 掉 了 两
个山 头、降低成本67.5
万元 、缩短工期四个 月
修成时 ，他高兴地点点
头，脸上露 出 了满意的
笑容 。当他走到机车跟
前时 ，频频向 司机们招
手致意：“同志们辛苦
了！”闵守先他们都挤
到门 口 ，高兴地回答 ：

“ 刘主席好！”这时 ，
只听 “咔嚓 、咔嚓”的
声音 ，原来是摄影师把
国家主席和普通司机的
倩影 凝 固 在 一 个 画 面
上。幸福永远留驻在铁
路工人心中 。

专列比往常在青石
崖车站多停了一会儿 ，
这时 ，只见李永又折到
机车跟前：“闵大车 ，
刘主 席 请 你 到 专 列 上
去。”闵守先赶快擦了
把手 ，下车跟着李永朝
专列走去 。上专列后 ，
少奇 同志笑盈盈地握着
闵守先的手 ，请闵守先

吃饭 。他说 ：
“你们一路
上太 辛 苦
了！赶快吃
点东西。”
他还嘱咐随
行人 员给另
外两个司机
送些炸鱼 、

罐头和面包 。一边吃 ，
少奇 同志还一边和闵守
先拉家常 ，询问宝鸡铁
路职工 的生活 、工作情
况。他说：“对铁路工
人我比较熟悉，1922年
9 月 我 曾 在 粤 汉铁路武
长段 组 织 铁 路 工 人 罢
工，铁路工人的组织性 、
纪律性和革命斗争的彻
底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
印象。”他话题一转 ，
又说：“现在是和平建
设时期 ，工人阶级成了
我们国家的主人 ，铁路
工人也要在社会主义建
设中 当好火车头啊！”
聆听着刘主席 语重心长
的教诲 ，闵守先觉得 自
己肩上的担子 重了 ，心
里热乎乎的 。

少奇同志和火车 司
机在 青 石 崖 车 站 的 照
片，不久通过段长送到
了闵守先手中 ，闵守先
很小心地把它珍藏在 自
己家里 。谁料想 “文革 ”
中少奇 同志遭了殃 ，那
张相片也在动乱年 月 遗
失了 。但是 ，在秦岭山
中，为少奇同志开专列
的情景却时时浮现在闵
守先眼前 ，少奇同志对
铁路工人的情谊 ，永远
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铁路
工人 。

“ 研 讨 会 ”之 研 讨
高时阔

时下 ，学 术 的 非 学 术 的 研 讨 会 花 样 翻 新 ，
名目 繁 多 。宇 宙 银 汉 ，火 箭 核 弹 ，天 上 飞 的 ，
地上 走 的 ，青 史 有 名 的 ，查 无 实 据 的 ，无 一 不
在“研 讨 ”之 列 。倘 若 只 是 一 二 学 人 在 书 斋 斗
室、显 微 镜 下 深 研 细 究 ，或 是 若 干 同 行 书 信 切
磋、文 章 交 流 ，则 不 仅 无 碍 大 局 ，而 且 于 学 问
大有 裨 益 ；然 而 时 下 在 “研讨 ”之 后 再 加 一 “会 ”
字，其 影 响就 不 可 小 觑 了 。更 兼 之 研讨 会 走 红 ，
这现 象 本 身 就 很 值 得 认 真 “研 讨 ”一 番 。现 仅
就研讨会 的 选题 、会址 、吃 、住 、行诸 项 初 步 归
纳如 下 ，以 期 引 起专 家 “研
讨”的 兴趣 。

一、选题要 实 ，最好
能有 立 竿 见 影 之 效 。比如
上边 要 求 近 期 组 织 干 部 职 工 学 习 ××报 告 ，马
上办 一 个 “××报 告 研 讨 会”，报 名 者 必 然 踊
跃。再 比 如 ，办 “饮 食 文 化 研 讨 会 ”就 不 如 办

“ 香 酥 鸡 研 讨 会 ”更 有 吸 引 力 。
二、会 址 要 随 时 令 季 节 而 变 ，有 人把 这 称

为“候 鸟 式 ”选 址 ，此 言 甚 确 。冬 去 羊 城 ，夏
到春 城 ，春 赴 西 湖 ，秋 至 香 山 。当 然 也 不 可 一
概而 论 ，“五 岳 归 来 不 看 山 ，黄 山 归 来 不 看 岳。”
名山 多 温 泉 、宾 馆 ，即 使 冬 季 也 不 失 魅 力 ，只
要没 到 “会 满 为 患 ”的 地 步 ，常 年 在 此 办 会 也
不愁 没 有 赴 会 。还 有 一 点 须 提 及 ，会 址 选 在 南

国，通知 多 多 往 北 方 寄 ，会址选
在北 国 ，通知尽 量 发往 南 方 ，才
不致 “肉 包 子 打 狗”——有 去 无
回。

三、吃 。民 以 食 为 天 。炎
黄子 孙 中 不 乏 “美 食 家 ”，然
而变 “会 吃 ”为 “吃 会 ”乃 饮 食 文 化 的 一 大 发
展。鉴 于 近 年 物 价 上 涨 ，伙 食 费 日 增，“会 ”
员不 堪 负 担 ，可 变 通 则 个 ，吃 “床 板”，吃 “材
料”，吃 “会 务”，倘 能 吃 到 酒 足 饭 饱 之 后 还

有节 余 装 腰 包 ，那 才 算
真正 吃 （研 讨 ）出 了 水
平。

四、住 。由 于 目 前

多数单位 对 出 差 人 员 住 的 标 准 有 严格规定 ，有 的
还采取 “包 干 ”的 办 法 ，不 好 “变 通”。但 动 动
脑筋 ，这 方 面 也 不 是 没 有 文 章 可 作 。总 的 原 则 是
不强 求 一 律 ，各 人可 量 “利 ”而 行 ，怎 么 有 利 就
怎么 开 票 。

五、行。“坐 着 说 不 如起 来 行”，开 会 不 能
光坐 而 论道 。方 圆 五 百 里 之 内 若 有 名 山 胜景 ，总
得要 实 地 考 察 考 察方 不 虚此行 ，倘 能 把这 类 考 察
纳入研讨会 正 式 内 容 则 效 果 更 佳 。

呜呼 ！研讨会 已 经 “研讨”出 这 么 多 的 成 果 ，
怎能 不 诱 得人趋之若 鹜 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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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城 市 党 家 村 的 古
民居 建 筑 是 清 代 嘉 庆 咸
丰年 间 建 成 的 。计114座
四合 院 。在 韩 城 ，四 合
院比 比 皆 是 ，各有 千 秋 ，
但却 没 有 一 处象 党 家 村
那么 规 模 宏 大 ，气 宇 轩
昂，称 得 上 “举 世 无 双
的古 民 居 建 筑”。

1 984年 北 京 电 影 制
片厂 在 这 里 拍摄 《追 索 》
后，身 价倍增。1988年 ，
日本 古 建 筑 研 究 专 家 ，
九州 大 学 清 木 正 夫教授 ，
率20多 位 团 员 和 西 安 冶
院师 生 组 织 联合考 察 团 ，
对党 家 村 作 了 考 察 。据
清木 正 夫 说 ，他 曾 到 过

十七个文 明 国 家 ，从 未 发 现 此 典
型古 建 筑 群 。前 年 ，清 木 正 夫和
日本 工 业 大 学 建 筑 科 学 教 授本 田
昭四 工 业 博 士 二 次 到 该 村 深 入 考
察，引 起 世界各 国 建 筑专家 注意 ，
近几 年 来 我 国 、美 、法 、德 等 国

家的 建 筑 专 家 前 去 参观 、录 相 、拍
照。这就 不难看 出 它 的 巨 大 的 历 史
价值 和 艺 术价值 。

陶都 茗 壶
马晓安

茶这玩艺 ，真是好物 。夏
饮青茶 ，清火爽神 ；冬饮红 茶 ，
热身暖腹 ，就医道讲 ，善莫大
焉。而饮茶之与修身 ，亦为益
事。闲来泡一壶 ，拣一消闲处 ，
孤身悠悠 自 斟 自 饮 ，能饮 出心
脾内一片情趣 ，能饮 出精神 中
一股超然 。

于是 ，也就视茶壶如若宝
物，也就久闻了 “茗壶莫妙于
砂”的说法 。于是这 回终于到
了陶都宜兴就死活也要去看看
天下独有 的紫砂茶壶世界 ，唯
恐种下终生 的遗憾 。

去陶 都 最 大 的 陶器市场
——鼎蜀镇的途 中 ，就听一位
老者——怕也是茶行道友罢 一
一津津乐道：“紫砂茶壶 因表
里不施釉而透气性能极好”，故
泡不走味贮不变色 ，且盛夏亦
不易馊，“色 、香 、味皆蕴”；
使之愈久 ，器身色泽就愈见光
润古雅 ，泡茶就益是醇郁芳馨 ；
极耐热 ，寒冬注入沸水而不裂 ，
又可文火炖煨 ；又砂质传热徐
缓，提握抚拿不烫手……因之
而赢得 “世 间茗具此为首 ”的
美誉 。

市场好盛 。一个特大操场 ，
其间 尽是大大小小的陶器 。而
茶具 ，全在 围场一 圈那商店 的
封闭玻璃柜台 里 。

同游 的 一 行 数 人 一 入 其
中即 若 一 瓢 水 泼 在 干 渴 的 土
中，嘶 啦 一 声 轻 响 ，就 悉 无
踪影 。

我心绪没乱 ，钻入商店 ，
一家家欣赏 。

家家柜台里一层层全是
茶具 ，大的小的 ，成套的 ，
单卖的 ，有 的还 以古香古色
的椟盛之 ，盖却启着 ，壶 、
杯的 身 上还贴有黄闪 闪 的商
标……

一只灰乎乎的枯树色的
茶壶 ，周身疙疙瘩瘩 ，把也
歪歪扭扭 ，嘴亦扭扭歪歪 ；
旁置二杯 ，色表如壶 。我玩味抚
摸，爱不释手 。主人说 ：这是树
瘿（树瘤）式 ，摹仿明朝龚春匠
人的珍品制作 ，叫 “供春壶”。
是的 ，宜兴志上 记得明 白 ，龚春
乃紫砂名 匠 ，时享盛誉 。想必这
仿制品若 干年 后也将 以乱真 ，被
后人珍藏了 。

刚欲挪步 ，又发现柜下并放
两壶 ，一只轮廓如常 ，把 、嘴 、
盖破破裂裂 ，却都如筋骨般结实 ，
身饰梅花 ，色却紫亮紫亮 ；另一
只身如干枯树段 ，把 、嘴也如干
枯树枝 ，那干枯状 ，酷如深埋地
下千 年 ，腐了肤肌 ，未抚残土的
树的化石 ，色灰而无润泽 。问 主
人，答曰 ：前 者 叫 “报春壶”，
后者称 “梅段壶”，皆取梅枝神
韵，只 添 了 些 原 始的 厚 朴而 已 ，
亦为 精 品 。

鱼化龙 壶 ，是 一 种 普 通壶 ，
扁的 身 上 饰 以 鱼 的 鳞纹 ，盖 的
前端 如 万 泉 神 穴 里 探 出 的 一 只
龙头 。一 端 壶 ，龙 头就悠悠颤
动，若 天 龙 出 水 ，传神极 了 。

就觉着 ，经那幽 幽深 深 的 胡 同 ，
听见 嗜 茶 君 子 乾 隆帝 在 那棕 色
木器 紫 红 地 毯 青 蓝花 瓶 装 饰 的
幽宫 中 ，品 茗 的 啜饮 微 音 及 龙
手抚盖磕击壶身 的一声亮响……

还有 一类掌心小壶 ，就纯属
艺术品了 。

有的极扁 如龟 ，缩头缩脑 ；
有的 身 扁 嘴 缩 ，把 却 大 得 夸 张
… …色彩也极丰富 ，紫铜 、海棠
红、栗色 、朱砂黄 、葵黄 、墨绿
… …令人眼花缭乱 ，而且身上大
都饰 以书法 、花卉 、虫 鸟 、山水 、
人物 ，还配 以 诗词及朱色印 章 ，
端庄而古朴 。

还有两件 ，也是茗壶 ，很难
说是个什么形状 ，纯是几块灰色

“ 木板”参参差 差箍在一起 ，嘴
也无形 ，把也无形 ，任凭赏者怎
么去想象去感觉 ，都可 以 。另 一
件酷似木条编就 ，毫不讲究精致 ，
潦潦草草也潇潇洒洒 ，上 面什么
也不饰 ，大有抽象派的意韵……
我若 身置深广 的 艺术殿堂 ，在那
恬雅的 “桃源”，不知归返 了 。


